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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国松
唐朝末期，统治集团贪残昏朽，政治黑

暗，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大中年间，江南东道

的浙东一带，爆发了以裘甫为首的农民起义，

揭开了推翻唐王朝农民战争的序幕。

从小我就听大人们说，我们裘村的祖先打

从绍兴嵊县迁来。十六七年前，胡元福先生送

我他主编的《奉化市土地志》，他指着“大事记”

说，你们裘姓是在唐大中十一年（857年）从如

今的嵊州迁来垦种发族。因为裘甫与我们的

祖先都是同时期的嵊州人，我老想裘甫有可能

是我们的旁系先祖吧？正史上说，裘甫起义由

数百人在象山县城打响第一仗，而嵊州的一位

地方学者，却说在嵊州全境找不到参加首义人

们的线索。于是我又想，裘村与象山隔海相

望，莫非参加象山首义的是我们唐代先人？直

到去年，同乡宗人裘军欣喜地告诉我，中华裘

氏研究专家认定裘甫就是我们裘村唐代始

祖。对此，我依然半信半疑。

新近，作为一个地方历史课题担纲人之

一，我细细探究了裘村裘氏的历史。历史学

家杨天石曾告诉我，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真

实地再现历史本来面目，然后才有可能正确

解释和说明历史。从知情宗人裘富世、裘军、

裘伟达诸君对历史原发地的指认，再到嵊州

地方学者裘正森、日本上田信教授等五六位

专家对裘甫身世、古代奉化忠义乡的研究成

果，我进行了全面的考证比对和史料整理，历

史真实答案，终于一一浮出水面。

裘村裘氏 脉承剡县
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后，为避战乱，大批

北方人向南方迁移，裘忻后裔裘仕瑛（730~
788年，天台山头谱称颖川）、裘仕璠（732~
797年，天台山头谱称积川）兄弟俩也加入到

南迁人流。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他们

从陕西肃州来到剡县。

剡县（嵊州）在裘氏宗族史上占有承上启

下的重要地位。裘姓在全国位列三百多位，

而在嵊州当地竟高占第六位。那里的裘氏最

大聚居地崇仁古镇，拥有裘氏老家庙等 30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裘甫的祖父裘仕瑛先把弟弟裘仕璠安顿

在崇仁仟景，自己领十多位儿孙继续东进，最

后在四明山脉主峰北侧，披荆斩棘，结庐搭

棚，形成了剡县裘村岭村（今嵊州下王镇四明

山深处）。裘仕瑛有五个儿子，裘甫之父裘积

是长子；裘积有三个儿子，裘甫最小。

唐大中年间，裘甫（谱名裘全）前来当今

奉化裘村，为父守孝、迁居贩盐；随后，他的儿

子裘诚忠在此垦种、隐居。这一支裘氏，开始

在浙东象山港北岸这块山海相间的土地上，

繁衍发族。

始祖裘甫 初迁鄞阳
裘甫，谱名裘全，字德完。唐贞元九年

（793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生于剡县康乐乡

裘村岭村，育有四子。他是唐末浙东农民起

义领袖，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而裘村裘氏

宗谱则以“兵部尚书”等职位假托。

安史之乱后，食盐被官府垄断，严禁私人

贩盐。而官盐短缺，让私盐运贩更加泛滥。

为了应对官军的围剿、追捕，贩盐者多有组

织，且有武装。他们拉帮结派，持械啸聚，反

抗官府的力度也不断提高。裘甫体魄魁梧，

胆识过人，又能吃苦耐劳，很快成了剡东私盐

贩子的领头人。

贩盐期间，裘甫兄弟们就已经熟悉奉化

县鄞阳乡一带地形，并为年迈的父亲选择了

一处墓地。唐大中五年（851年），裘甫与裘

播、裘周两位兄长一同，从剡县裘村岭扶父亲

裘积灵柩东来，葬父于奉化县鄞阳乡大明

堂。葬毕，裘播、裘周旋返剡县故里；裘甫在

此守孝三年，期满也返还剡县。

鄞阳何地？唐代，奉化十九乡之一鄞阳

乡，即今裘村、松岙两镇的北侧及莼湖镇东

侧，因地处赤堇山（今银山岗）之南而得名。直

到宋景德三年（1006年），鄞阳乡归属到奉化八

乡之一忠义乡。裘甫葬父的鄞阳乡大明堂，就

在今裘村大通桥附近。事实上，“鄞阳”这个唐

代古地名，到清末民初还有遗存。当今裘村聚

居区西部的峻壁溪、东部的卢溪，在村南交汇

成一条海潮涌动的江流，一直称鄞阳江，只是

到当代才出现一个便称，叫翔鹤潭江。

再回头说唐朝当年。大中十一年（857
年），裘甫带领裘村岭村裘家盐帮 463户盐

贩，暂迁到鄞阳乡大明堂附近建立村寨。“在

户籍簿上，他们都姓裘。”（日本上田信教授著

作《地域的履历——浙江省奉化县忠义

乡》）。裘村的盐贩们，昼伏夜行于象山港两

岸各盐场与剡县之间，冒着生命危险赚钱活

命。因此，村子里经常没有一个男人，裘甫就组

织娘子军，让留守的成年妇女，负责这座新村寨

的防卫。

裘村盐帮 象山首义
唐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末，除夕将

临，裘家盐帮与象山县衙遭遇，县衙缉拿了部分

盐贩。于是，裘甫索性召集数百位裘家盐帮兄

弟，一举攻克了县城，浙东为之震动，苦难深重

的浙东农民纷纷投奔起义军。

历史终于告诉了我一个真实的答案：裘甫

他们象山首义，并非有计划越山涉海从剡县来

象山，因为那时的剡县裘村岭裘氏，已经迁居奉

化裘村近三年之久了；他们是从裘村新寨出发

贩私盐，情急之下，揭竿而起！事实也如此，千

年之后，当中华裘氏宗亲会负责人与奉化裘村

宗人寻访到深山之中的嵊州裘村岭时，当地人

已经不知道这里曾是裘甫、裘氏的故园。“裘村

岭”名尚存，但清代起已是舒姓的家园了。

大中十四年（860年）正月，屡败明州城的

官兵，进逼剡县，众至数千人。二月，起义军与

官兵大战于三溪(今嵊州西南)。起义军中有许

多都是三溪两岸的剡县人，官兵大败，三将皆

死，彻底消灭了浙东观察使郑祗德直属的浙东

军。三月攻入奉化，又占领多个浙东县城。起

义军声势大振，很快发展到三万多人。裘甫乘

机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立号“罗平”，铸印

“太平”。

起义军的节节胜利，一时声震中原，使唐懿

宗“每以越盗为忧”。于是决定启用王式，替代“懦

怯”的郑祗德。王式兵分两路，采取分割包围的

办法，对裘甫起义军进行攻城拔寨，合力围攻。

五月，起义军退入奉化西部剡源一带，雪窦

寺成为战场，第一次毁于战火。六月，裘甫在剡

城被围，艰难守城。有一个半夜，起义军出城突

围，裘甫副将被俘杀，裘甫被王式的参兵楼茂郏

生擒。

楼茂郏为奉化楼隘村楼氏的始祖，而裘甫

则是裘村始祖，两村又相近，这真是一件耐人寻

味的历史往事，实让当今两村的后裔慨叹不已！

八月，裘甫就义于都城长安东市，是年 67
岁。这次起义中，还有 122位裘村盐帮，即裘甫

宗人为此捐身。裘甫起义军在浙东英勇战斗七

个月，动摇了腐朽的唐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写下

了一页。

裘甫之子 定居发族
裘甫起义失败后，裘甫四个儿子，四散隐

居。大、次、三子远迁到福建、江西、天台诸地，第

四子裘诚忠，则在大中十四年（860年）秋，隐居到

祖父裘积墓地所在、父亲曾在此守孝贩盐的今裘

村北部，改称“求”姓，垦种发族。后世裘氏称这

块聚居区为“上裘村”。

裘诚忠还在大明堂之北白岩山下甲岙岙口，

为父亲裘甫修筑了一座衣冠冢。对此，明《慈溪

横山裘氏宗谱》有记载：“十三年甫决计发兵，公

发病卒葬白岩山下。”只是掩盖了裘甫被捕为官

府所杀的史实。唐乾符二年（875年），裘诚忠特

在裘甫墓旁建福庆院纪念。宋代福庆院改称离

相院，明初起称离相教寺，至今遗址尚能辨认。

裘甫墓（全公墓），被后世裘村裘氏尊崇为始祖之

墓。直到解放初期，它与略下的大通桥附近裘甫

之父积公墓仍存，每当清明节，依然有裘氏众后

裔凭吊、祭祀。

山海相间的裘村，处于鄞奉象三县区交接地

带，北越道成岭经鄞南古镇横溪抵宁波，南隔象

山港与象山西周镇相望，自古有“上通宁波府，下

达象山县”之说。唐宋元时期，当今裘村东部为

卢氏所居，卢溪自北向南流经，村称卢村。元代

起，裘甫、裘诚忠一脉的裘氏，从唐宋时期的“上

裘村”，南迁二三里到今址建村，“人丁兴旺，族大

而昌”，至明初的洪武二年（1369年），奉化县忠义

乡卢村改称裘村。此为“裘村”村名之始。

裘村裘氏的排行，开首是“全忠致言玉”，裘

村始祖裘甫为“全”字辈，谱名裘全，二世祖为

“忠”字辈，谱名裘诚忠。历经 1100余年传承，裘

村裘氏已传之四十余代，已经有后裔使用“大中

之道传”，恰与千余年前唐大中年间始祖在此发

族的历史相呼应。到目前，奉化裘村的常住裘氏

已达 3500余人，近现代以来客居外地也有 3500
余人，从而成为全国裘氏第四大聚居地。

自宋代起，裘村裘氏开始播迁发族，并形成多

个村落。当今慈溪市裘家村、余姚市裘岙村、宁海

县裘岙、鄞州区东山石羊、北仑区三山裘岙、江北

区裘市及裘村附近的枫弄、里城、大埠等村，均为

裘村裘氏后裔聚居地，部分还远迁到福建福鼎、长

乐等地。因此，奉化裘村还是浙江、福建等省裘氏

的一个传播中心。在这些裘氏的心目中，奉化裘

村，诚为他们先祖的始发地，一个永远的故园！

裘甫：奉化裘村裘氏的始祖

行走在更广阔
的道路上

蒋静波
百名作家深入全省治水一线采风，

寻找采写“最美治水人”，全省“水之梦”

主题征文，“美丽宁波 山青水长”主题

征文……随着全省各地全面打响了剿

灭劣V类水的攻坚战，文学界也已风生

水起。

4月 18日，在三味书店举行的文学

之友沙龙上，以文学反映这场剿灭劣V
类水攻坚战，成了话题之一。沙龙主持

者沈潇潇提出，剿灭劣 V类水是一项

提高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质量的重大

活动，区作协要有担当，准备发动会

员对全区 11个镇 （街道）进行全覆盖

采访，用散文、报告文学、诗歌等文

学形式记录、讴歌全区各地的治水壮

举。在讨论中，原杰、沈国毅、李则

琴、杨洁波、陈峰、孙赛寅等纷纷自

告奋勇报名，很快就形成了12位会员与

11个镇（街道）全面对接的重点采写方

案，同时要求其他会员积极投身采写，

向本地媒体和文联《雪窦山》杂志供稿，

并积极参加全省“水之梦”、宁波市“美

丽宁波 山青水长”主题征文。

奉港中学副校长吴玲珊等数位年

轻教师和来自溪口的年轻文学爱好者

也赶来入座。他们积极参与了沙龙交

流，希望通过交流结识作者、感受文学

氛围。听着对采写剿灭劣 V类水的热

烈议论，吴玲珊出于区政协委员的使命

感，恳切希望今后能与作者互动，表示

很想了解、分享作者们在深入一线采访

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和思考，共同向政府

建言献策。一番话引起了同为区政协

委员及宁波市人大代表的诗人高鹏程

的共鸣，表示要汇集各界力量，包括加

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文学界人士的

沟通合作，在象山港沿海区域建设开

发、加强雪窦名山建设等重要领域加强

提案、议案的科学性、集中度。听着这

些，让我一时有恍如置身于政协、人大

会议之感。同时，高鹏程希望老师们做

有心人，在学生中及时发现、发掘文学

苗子，延续奉化文脉。

区作协理事、奉化日报副总编辑陈

礼明提出，文学与新闻、记者与作者在

采写治水中应联袂而为：作者可通过已

有的新闻报道的线索去深入挖掘，作者

发现治水中的好事例及先进人物，也可

及时跟记者联络，让记者去报道，作者

若觉得有必要也可与记者一起去采访，

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

文学可以是小众的，甚至也可以是

象牙塔，但面向大众、关注现实更是文

学的使命。我们小小的沙龙，正行走在

广阔的道路上。

傅珠秀
气温一天天升高，离立夏节越来越近，

过了立夏就要进入炎热的夏季，立夏节的

到来让我想起的并不单是季节的变更，更

多的是对小时候过立夏节日的怀念。

小时候很喜欢过节，过节意味着就有

好吃的好玩的。立夏节好吃的真不少，米

鸭蛋是必备的美食，每到这个节日，母亲总

会做很多很多的米鸭蛋让我们大饱口福。

茶叶蛋也是我们最爱，小时候吃的东西少，

虽然自己家里也养着好几只会生蛋的母

鸡，但鸡蛋平时是舍不得吃的，要到集市上

卖钱换购其他食物，只有在立夏这个节日，

我们才能每人吃到两个。当我们从母亲手

中接过热烘烘的茶叶鸡蛋，哪里舍得吃？

那天的学校特别热闹，同学们都在进

行拄蛋比赛，看谁的蛋壳硬，拄碎了才会依

依不舍地把蛋吃掉。男孩子更喜欢这个比

赛游戏，如果赢到最后，会感到无比自豪与

光荣。儿子小时，我也会在立夏节到来之

前提早煮好茶叶蛋，并早早地打好蛋套，把

茶叶蛋放到蛋套里让儿子带到学校与同学

进行拄蛋比赛。

立夏这一天，母亲会准备丰盛的菜肴，

不过大多是时鲜蔬菜。吃的菜有蚕豆、笋、

软菜、田螺等，缺一不可。母亲说，这一天

吃笋可以让人长得快，像雨后春笋那样迅

速长高；吃田螺是可以让你的眼睛像田螺

那么大，眼睛大就显得有神，人也会漂亮起

来；吃蚕豆那是让你的脚可以长得大一点，

走起路来也就快而稳；吃软菜则是让你的

耳朵可以大一些，耳坠大，意味着你的福气

好。哈哈，我其实到现在也不懂这其中有

什么科学道理，只不过从小母亲是对我们

这样说的。我后来也这样告诉儿子，无非

是想让他多吃些时令蔬菜，让他不要偏食，

儿子现在对蔬菜情有独钟，也许当初我对

儿子说这些也有一定的关系吧。

立夏节，除了吃的，大一点的女孩子也

会在这个节日扎耳孔。扎耳孔的人把你的

耳朵搓红搓热搓麻，麻利地把针穿过女孩

的耳朵，让你不觉得很疼。很多女孩都会

在立夏这个节日扎耳孔，扎耳孔一直是我

们小时候立夏节的一个重要项目，不过我

一直没去扎耳孔，怕疼，因而到现在也没有

戴过耳环。

立夏节还有一个重要的项目就是称体

重。午饭后，人们会把称稻谷的大秤杆挂

在房屋的高处，每个人轮流拉住秤钩称体

重，看看一年来有没有胖一些，长了多少

肉，如果分量轻了，会引起大家的讥笑；小

孩子则坐在大篮子里称重，看看一年来重

了多少，长得好不好。我们那时特爱这个

项目，往往称了一次又一次，自己如果比前

一年重了很多会很高兴，我们也喜欢那种

人多的热闹气氛。

今年又近立夏，感觉已非当初，而今生

活丰富多彩，茶叶蛋已不再限量，你想吃多

少就有多少，也不再只有立夏这一天才能

吃到，可是味儿却再也没有当初的香甜；称

重可以天天称，只是再也没有大家围在一

起大声喊大伙笑的热闹氛围。时代变迁，

物质丰富了许多，但逝去的岁月仍然令人

怀念，幸好传统的习俗还在一代代地传承。

令人想念的
立夏节

刘伯权
又是一年春天，我回到老家大堰镇箭岭

村大岩峧自然村去踏青。走在家乡崎岖的羊

肠小道，看到家乡熟悉的山山水水，我的思绪

顿时飞到了曾在家乡度过的儿时岁月。

走出老家的大门，没几步就到了一个小

路的弯头。别看家乡是个小村庄，村里各种

各样的地名可不少，离开家乡三十多年，很多

地名都忘了，但这个湾头下面的地名可没有

忘记，我清楚地记得叫秧草山湾，因为在那里

我玩过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耙田。小路下面

的梯田上有两头牛在吃草，我禁不住学了几

声牛叫“哞……哞……”可是那两头牛理也不

理，只顾低头吃草。看着吃草吃得欢的耕牛，

四十年前的那次耙田情景就浮现在眼前。

那时候，正是春耕时分，我和一个小伙伴

儿来到这个秧草山湾玩，一个农民伯伯正在耙

田。耙田是用耕牛拉着一个长方形的耙往前

梳理水稻田，人站在耙田架子上，牵着牛绳，既

固定耙田架子，又掌握耙田方向。耙田，我们

已经看过无数次了，却从来没有站上去过一

次。我们央求那个伯伯让我们试一试。开始

他不答应，说小孩子站上去有危险。因为耙田

架子下面斜插了一排像锄头一样的耙田刀，用

来粉碎泥巴的，很锋利，万一站不稳滑下去，脚

就被耙田刀割伤了，搞不好会落下残疾。

可是他经不起我俩死缠烂磨，于是再三

叮咛要站稳后就让我俩站到耙田架子上去

了。我们站稳后，他一扬鞭子，耕牛就拉着耙

田架子前进了。这时候，抬头望见蓝天，白云

在头上飘过，低头看到田水，波浪在脚下后

退。那种感觉犹如坐在小船上，航行在小河

里，小船儿劈波斩浪，把我们送往远方。

走了一会儿，来到了一条小溪边。小溪

清澈见底，很多大大小小的石块儿横亘在溪

流中，任凭溪水冲刷。看着被溪水冲刷得光

滑的石块儿，小时候翻石块抓螃蟹的事儿又

浮现在眼前。

那是在三十多年前，因为父母工作调动，

我要走出小山村，去县城读书。离开家乡的

前几天，我还像以前一样约了小伙伴儿去小

溪抓螃蟹。那时候没有盛螃蟹的器皿，抓到

螃蟹都是卷在裤腿里，回家放下裤腿，再把螃

蟹一个个盛在水桶里。

不一会儿，我翻开一块小石块儿，抓到一

只螃蟹卷到裤腿儿里。螃蟹大概因为失去了

自由心有不甘，在我的裤腿里起劲挣扎。要是

在以往，我理都不理，继续抓螃蟹。可此时我

想到了自己以后不能经常回家乡再来自由自

在地玩耍，不是和那只螃蟹一样失去了自由

吗？于是我再也没心思抓螃蟹了，只是看着小

伙伴儿欢天喜地地把一只只螃蟹卷到裤腿里。

后来回家了，我放下裤腿儿，那只螃蟹好

像知道了我的心思一样，不像平时别的螃蟹

那样乱爬，而是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只有那两只

眼睛一放一收，仿佛在和我告别。我再也不忍

心煮那只螃蟹了，于是就把它放生了。

再走过去是一座小庙，名叫鬼婆庙，小庙里

塑了几尊菩萨。庙虽小，那些菩萨倒也栩栩如

生。鬼婆庙的香火并不旺，一般都是一些回家

祭祖的族人在进香。

小庙旁边有条小溪，溪水从山岗上流下，在

小庙侧后形成一个大水潭，潭水很深。传说这

个水潭曾有龙现身过，故称这个水潭为龙潭，这

一片儿的地名就叫龙潭坑。

这个龙潭还真和别的水潭不一样，潭大水

深不说，潭水里游弋的蝌蚪都比水田里的大好

几倍，简直就是成精了的蝌蚪王。偶尔旁边的

岩石上还栖息着牛蛙，当然龙潭的牛蛙是野生，

和现在餐桌上的养殖牛蛙不是一回事。

我一边走，一边尽量回忆儿时曾经熟视无

睹的地名。四十年过去了，很多地名已经记不

起来了。午饭后，我拉住堂哥，让他重讲一遍家

乡的地名，我一个一个地记下来，于是就有了下

面这些充满乡愁的地名：大岩峧头、嘀铃岗头、

石竹坑、黄泥山头、上沓屋、里湾、老屋、纸槽头、

坑下山、场丘、上新屋、过路横、下新屋、秧草山

湾、横岙、直岙、牛角陇、塔腊坑、大枫树脚、杨梅

树脚、龙潭坑、里尖峰、中尖峰、外尖峰、洒场下

山、远家门、滑塔岩、造李子坑、脚骨头田坑……

啊！家乡五彩缤纷的地名，多么令人魂牵

梦萦的地名，我终于记住你们了。虽然我远离

家乡，虽然我不能经常回到家乡，但是只要我铭

记家乡充满乡愁的地名，无论我在哪里，我都能

感觉到家乡就在我眼前，乡愁就在我心里，我永

远都是家乡山里的孩子！

乡愁

水乡水乡 竺华莲竺华莲 摄摄


